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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下青毡
■杨胜林

夜半醒来，窗帘隙处，漏进一枚
极淡的银叶子。白日里沉甸甸的心
事，被这清辉一照，竟都浮泛起来。
索性披衣，悄悄带上门出去。

宿舍楼前，隔着一条仅容行车的
水泥路，便是那方偌大的足球场了。
路旁疏疏立着几株桂树，花期已近尾
声，夜风里只偶尔送来一缕残存的甜
香，若有若无，像个怯生生的梦。路边
挨着宿舍楼的，是三个长圆形花坛，里
面是孩子们侍弄的寻常菜蔬。月色下
看不真切，只显出团团簇簇的墨晕，
仿佛是夜不小心滴落的几滴墨渍。

我背着手，慢慢踱过水泥路，踏
上了球场的边缘。脚下并非泥土，也
非朱公笔下那田田的荷塘，而是人工
织就的绿毡，密密植着塑胶的草叶。

草叶间掺着无数细碎的石英砂。月光
照在上面，并不像水光那般潋滟，只
泛着一种清冷的、细碎的星芒，仿佛
是谁不经意间，撒下的一把凝固了的
霜粒。

月光是淡淡的，像一位矜持的故
人，远远隔着，将一层牛乳似的光，
轻轻地、匀匀地泻在这一片人造的绿
茵上。那原本鲜亮的绿色，此刻被月
光滤过，沉淀成一种沉郁的、近乎墨
绿的调子，厚墩墩地，铺展到远处，
与夜的暗影融在一处。近处，花坛与
桂树落下参差斑驳的黑影，鬼魅似
的。球场边上那条用作界限的白线，
在月光下便显得分外明晰，像一条沉
默的河，界开了光与影，也界开了今
夜的我与往昔的纷扰。

十月思南的暮色里，赛场的秋风裹
着烟火气撞过来时，我攥着空白的教案
本站在入口——今天的“课”，写在孩
子们的衣角、家长的掌心，还有终场哨
响后那阵轻轻的沉默里。

赛前：
把“课堂”裹进烟火气里

筹备“梵超联赛”思南陈薯队主场
对阵沿河乌江画廊队的啦啦队时，我在
402班的班级群里敲下一行字：“今天咱
们不做‘看护者’，做和孩子一起学的

‘同学’。”
出发时，公交车载着的是一支混着

孩子气的队伍：小宇扯着爸爸的衣角举
国旗，小航被妈妈塞了两瓶矿泉水，小
棠踮脚给妈妈脸上贴歪星星，小豪小嘴
里塞满烤肠，惹得家长们笑出了声。走
到看台，我往小宇那边递了个眼神——
忘带荧光棒的小航正攥着衣角蔫着，小
宇立刻把自己的荧光棒塞过去，小宇爸
爸拍了拍儿子的肩：“这叫‘搭把手’，
比赢球重要。”我笑着补了句：“就像在
班级值日时，总有人帮忘带抹布的同学
递一块。”小航攥着荧光棒抬头，眼里
的光比烟火还亮。

赛中：
把“道理”活成看得见的样子

国歌响起时，孩子们的手举得参差
不齐。我先站直身体把国旗举到肩高，
家长们跟着抬了手——小霖爸爸把国旗
贴在胸口，小芸妈妈轻轻拍了拍女儿的
背。几秒后，几十只手齐刷刷举成一片
红，小棠仰着头唱，脸颊上的星被灯光
浸得透亮。“你看，”我蹲在她身边，

“大家朝着一个方向站，就会像星星聚
成月亮。”

对方踢出漂亮传切时，欢呼忽然哑
了。我先抬起手鼓掌，小平爸爸跟着拍
了掌，撞了撞儿子的胳膊：“这球踢得
漂亮，该夸！”小宇犹豫了一下，掌心
都拍红了。“尊重不是‘只喜欢自己
人’，”我弯下腰，“是看见别人的好，

也愿意说‘你很棒’——就像咱们班评
奖，你会给进步的同学投票，对不对？”

终场：
在输球里，长出更“软”的韧劲

哨声落时，记分牌上的数字让看台
上静了一瞬——思南陈薯队2：4不敌沿
河乌江画廊队。小文把荧光棒攥得皱巴
巴，小思的眼眶红得像脸上的星。我先
蹲在她身边，指了指球场上弯腰致谢的
思南陈薯队队员：“你看哥哥们，输了
球，是不是还笑着鞠躬？”她眨眨眼：

“他们不难过吗？”“难过，但他们把
‘体面’揣在了兜里。”我轻声说，“就
像你上次没考好，却把错题本整理得整
整齐齐——输了结果，没输样子，这才
是赢。”

小洋忽然踢了踢台阶：“明明他们
传球那么好！”我抬手指向对方替补席
——几个队员正和陈薯队球员击掌：

“对手也在夸他们的传球。咱们今天的
掌声，不止给赢球的人，也给‘认真踢
了全场’的人。就像跑步比赛，最后一
名坚持到终点时，你们也会喊‘加
油’，对不对？”

家长们也围过来：小洋妈妈擦了擦
儿子的眼泪，小亮妈妈把皱了的国旗贴
按平。我把孩子们的手拢在一起：“输
球不是结束，是知道‘哪里能更好’的
开始——就像你们写作文，改了草稿才
会更棒。”

往回走时，风掀动橙衫的衣角，小
宇举着荧光棒喊：“下次还来给咱们思
南陈薯队加油！”小安跑到我身边：“老
师，我要写篇作文叫《输球的赢》！”

我摸了摸她脸上的星——这堂课没
写板书，却把“友善”“尊重”“体面”
种在了他们眼里：是递荧光棒的手，是
为对手鼓掌的掌心，是输球后笑着往前
走的模样。最好的教育从不是说教，是
我站在他们身边，把“怎么活”变成了
看得见的光。

（作者单位：思南县旷继勋小学）

盘兴高铁的时代长歌
（组诗）

■胡光贤

旧路烙印

喀斯特的云贵高原里，藏着千年的叹息

宋代的长亭短亭，延伸成望不到头的崎岖

“地无三里平”的标签，贴在群山的额际

几百米的距离，要绕着峰峦走几个晨曦

泥泞的山道上，“抛锚四五回”的歌谣

把蹇先艾先生的笔墨，浸满跋涉的苦涩

我坐上九十年代的公共汽车，在泥石路颠簸

晕车的眩晕里，是童年对远方的怯懦

老家海坝头的水田，曾是谋生的土壤

插秧守水，收割背粮，摔倒都是寻常景色

盘州到水城的老路，七八个小时的阻隔

让咫尺天涯，成了祖辈解不开的枷锁

铁龙崛起

乙巳年的冬风，吹暖了盘州的站台

近百公里的钢铁大动脉，在群山间穿梭

九成以上的桥隧比，是与岩溶断层的对抗

二百五十公里时速，碾碎“涉历兼旬”的无奈

从贵广到沪昆，从渝贵到成贵

一条条巨龙腾起，织就西南大地的经纬

盘兴高铁压轴登场，续写贵州“市市通高铁”的壮美

盘州至兴义，两小时浓缩成半个钟头的相会

曾几何时，高铁旅游课题调研的足迹

深深印在盘州站与保田站的台阶

历时半载的日夜打磨，让文字与铁轨同辉相映

老家的五层小楼，伫立在盘州站的背面

看钢铁长龙，载着期盼穿越山川壁垒

新生土地

老家海铺的田垄上，长出了新的传奇

制药厂、物流园，取代了昔日的稻畦

土地流转收入，务工薪酬，入股红利

把村民的腰包撑满，笑容里含着沉甸甸的喜悦

水泥路通到家门口，小洋楼替代了土坯房

小轿车的鸣笛音，盖过了当年的马蹄声

盘兴高铁串起珍珠——妥乐古银杏、万峰林的诗意

马岭河的峡谷，迎来粤港澳的避暑客群

兰花市场的芬芳，漫过省际的边界

刺梨与其他土特产，借着冷链走向远方的街市

年游客量增长的数字，是高质量发展的注脚

“交通+产业+旅游”，让幸福指数持续攀升

“中国天眼”的凝望，大数据的脉动，“村超”的喧嚣

都在这条畅达的道路上，绽放多彩贵州的活力

群山不再是阻隔，而是大美风光的伏笔

万桥飞架的奇迹，改写了历史的命题

从“黔道难”到“黔道畅”，是时光的逆袭

更是三千八百万贵州人，用汗水凝结成坚韧铺就的希冀

铁龙飞驰，载着“黔程似锦”的期许

把“峰林兴义，胜境盘州”的新名片

镌刻在喀斯特的画卷上，呈现永不落幕的生机

（作者单位：盘州市教育局）

每天路过，我都会不自觉的踮起
脚，朝路边小池里望一眼：圆圆的叶子
浮于清波之上，青得逼你的眼；长长的
杆中通外直，不蔓不枝，像持正以立的
君子，不倚不斜，风一过，它似乎在向
我轻轻点头，仿佛在告诉我：清清白白
地站着，便是底气。

莲叶有丝，清白自知

老师把画架支在池边，让我们先闭
眼听风掠过荷叶，再睁眼去画那朵白
莲。看着我的画作，我却难以满意，总
觉缺少了一股神韵。老师似乎读懂了我
的叹息，轻轻摘下一柄莲叶，扯出长长
的白丝：“莲不是不沾泥，而是沾了泥
还能把脏东西甩开。”话音很轻，却像
一股细流慢慢渗进心里。我望着水中那
朵微微晃动的白莲，忽然明白：干净不
是刻意避开污浊，而是在污浊中依然保
持自己的清澈。于是，我屏息凝神，郑
重地在新纸上落下了新的一笔。

廉心一颗，糖葫芦甜

腊月集市，卖糖葫芦的阿姨忙中出
错，多找了我十块钱。我快速缩回手，
把钱攥在手心，凉意一下子透进皮肤，
像摸到一块小冰。摊前的糖葫芦闪着红
光，诱人得很，可我脑海里忽然浮现画
画时的那朵白莲——在泥里，却不带一
点脏。于是我红着脸把多找的十块钱递
了回去：“阿姨，您找多了。”她愣了一
下，随即笑着把最饱满的一串糖葫芦塞

进我手里：“谢谢，来，奖励诚实的孩
子。”我咬了一口，那股酸甜立刻在舌
尖绽开，这味道，感觉比以往吃的任何
一串糖葫芦都要正宗。原来，手的一缩
一伸，取决于自己内心的选择，让不该
属于自己的东西回到原处，心也跟着变
得轻盈而纯净。

白鞋一点，醒心一片

暑假，我去表叔的工地玩。吃饭时
有个老板塞给他一个大红包，让他多报
点材料。表叔左右为难，恰好看见我低
头正在处理白鞋鞋面上溅落的两滴酱
油，黑白之间甚是别扭，就像洁白的莲
花花瓣上沾了黑泥。表叔愣了一会儿，
立即转身向那老板追去。下午表叔点外
卖时专门为我点了一杯奶茶，我问原
因，他微笑着对我说：“感谢你的这双
白鞋，鞋面上的污渍擦去容易，心脏了
就不好洗了。”我咬着吸管，看着轻松
的表叔，也笑了。

今天，难得清闲，我驻足在小池
边，欣喜地看到池莲绽放了两三朵，清
风吹来，我甚至嗅到了一股淡淡的馨
香，沁人心脾。这一刻，我的心底也仿
佛有一朵莲花在悄然绽放，它的光泽拨
开了我所有的迷惘：原来，最好的成
长，就是像她一样，挺拔而干净地站
着，让生命散发出它本来的清澈与芬
芳，因为这是我们生存的底气。

指导老师：杨秀伦

一堂“赢了成长”的课
■张磊

清风来，莲花开
■贵阳市第二十三中学八（5）班 黄万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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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不容分说，推着人往前走。
我的三十多年，在这亘古的月光下，
又算得了什么呢？不过是瞬息间的事
罢了。

然而，我低下头，看着脚下这片
人造的草场。它没有真草的枯荣，却
也因此有了一种超越季节的、恒久的
绿意。我想，生命的形态或许也是如
此。个体的生命短暂如蜉蝣，如朝
露，但生命所创造、所维系的——如
这学校，这草场，这教室里明明灭灭
的灯火，那寨子的新楼——却在无尽
的代谢中，传递，延续。悲恸是真实
的，如这脚下的石英砂，坚硬而硌
人；但希望，也正如这片人工的绿
茵，以无比坚韧的方式，在缝隙里生
长出来。

东边的天际，那墨黑已经淡了一
些，透出些鱼肚白的微光，像一方被

清水缓缓化开的淡墨。月光于是便显
得愈加的淡了，谦逊地退隐着。虫鸣
声不知何时，也已歇了下去。世界重
又归于一种崭新的、等待破晓的宁
静。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这清冽的空
气，整了整衣衫，转身，向着教师宿
舍楼走去。今天，当太阳升起的时
候，这片球场上，又会充满了孩子们
的奔跑与呐喊。而那朗朗的读书声，
也将一如既往地，从每一扇窗户里流
淌出来。这声音，与月光下的清寂，
仿佛隔着时空对话，告诉我这片“青
毡”之上，何为瞬间，何为恒久。这
或许便是月色清辉，对我十余年寻常
岁月的一次意外照亮吧。

（作者单位：黄平县一碗水乡中
心小学）

风是有的，但极轻，仿佛怕惊扰
了这夜的梦。它拂过塑胶的草尖，没
有万顷碧波的声势，只听得见一阵极
细碎干燥的窸窣声，像秋蚕啮食桑
叶，又似远方有人絮絮低语。这声
音，反是让周遭更显静了。忽然间，
那球场边缘的暗影里，响起了几声虫
鸣。先是试探似的一两声，清脆得
很，像往静水里投了两粒小石子；接
着，便从更远的草丛里应和起来，此
起彼伏，织成一张绵密而空灵的网，
将这月下的球场，连同我自己，都温
柔地笼罩了进去。

我立住了脚，静静地听。这虫
鸣，不像夏夜那般鼓噪，倒带着几分
秋日的清寥与安详。它们是在唱些什
么呢？是唱这无边的月色，是唱这自
由的夜，还是唱那短暂的生命里，必
须高歌的欢愉？我什么也不想，又好
像什么都想，只觉着自己便要融化在
这片声与光交织成的凉夜里了。

这样站着，猛一抬头，却看见了
天上那轮月。今夜的月，是快要圆了
的，只是边缘还略微缺着一丝，像
一块被岁月磨去了些许棱角的温润
古玉，静静地悬着。它的光不算皎
洁，带着一点淡淡的鹅黄，于是整
个天宇，也被染成了一种渺茫的、
浅灰蓝的调子，深邃得望不见底。
月 亮 的 周 围 ， 疏 疏 地 缀 着 几 颗 星
子，光芒很弱，努力地眨着眼。古
往今来，多少人望月伤怀，思乡思
人。李白说，“今人不见古时月，今

月曾经照古人”。是啊，此刻照着我
的这缕清辉，不也正照着百里之外
我那小小的村寨么？不也正照着寨
子里那新起的哀恸，与另一处尚未平
复的旧伤么？

人世的事，谁能预料呢？就像是
秋深时节的树，谁都以为来年还会发
出新芽，却不料其中一枝最青翠的，
竟在某个夜里，悄没声息地折了，落
了，只留下空荡荡的位置，和再也无
法填满的寂静。这月光，此刻也正凉
凉地照在那两处院落里罢？

月光渐渐升高了些，我的影子在
脚下缩成了一团浓墨。一阵风过，带
着晚秋的凉意，透衣而入，我禁不住
打了个寒噤，这才从遥远的哀思里醒
过神来。眼前，依旧是这静静的、泛
着冷光的塑胶草场。

我沿着那条白色的界线，又慢慢
地走起来。这一走，便走到了球场的
另一头。我忽然记起，十二年前，我
初到这所学校时，第一个夜晚，也曾
在这片还只是碎石满地的空场上徘
徊。那时的我，还是个满腔热血的青
年，眼里心里，装的都是“春风化
雨”、“桃李满天下”的宏愿。后来，
这操场铺上了水泥，又换成了这人工
的草皮，像个渐渐长开的孩子，变得
越来越齐整。我送走了一届届学生，
眼看着他们从流着鼻涕的娃娃，长成
了挺拔的少年。我的发际线，也在这
些年节节退后，额角日渐开阔，恰如
退潮后裸露的岸。


